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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与考古文物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辅以射箭运动的基本训练学规律与传统
弓箭制作之田野实证，对新疆地区两种出土角弓进行考释。得出如下结论：弓弰翻卷的连弧蛇形角弓是
斯基泰人基于骑马游牧的传统、野兽崇拜的心理、便利的北山羊角取材，在继承了亚述三角弓“翻卷的弓
弰”设计理念后的革故鼎新；弓渊宽阔，弓弣微凹的插接型长弰角弓起源于公元前２世纪的帕提亚帝国。
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交流频度与交流速度的激增使该器形迅速为整个欧亚大陆的民族所复刻。其中，
中华文明赋予了其最重要的文化内涵，使原本用于战争的武器有了超越物态的“礼”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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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射之所以成为“六艺”之一，是因为在其领
域内存在彼此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五个范畴。作为
狩猎、军事、竞技、娱乐道具的弓箭；以狩猎或战争攻
击为目的的射箭行为；作为游戏或体育竞技的射箭比
赛；作为礼乐教化载体的射礼；作为衍生娱乐活动的
投壶、弹弓［１］。它们的共生与互动，构成了古代射箭立

体而富有弹性的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的复合体，射不
仅仅是一种“技艺”，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２］。然而，
目前的射箭史研究，却存在着两重尴尬。首先，学者
们惯常于从本体的外延，即价值功能的面向不断陈陈
相因，却往往忽视了对人类从事射箭活动最基本的媒
介，即“器物”层面的微观探索。第二，方法论的局限，
已成为掣肘射箭史研究的瓶颈。过分依赖文献的范
式并不能通达事物的全貌。鉴于此，本文采用文献、
文物、图像排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融入多年从事
射箭竞训所掌握的训练学规律与弓箭制作的田野实

证，选取丝路考古中两种角弓为研究对象，旨在为射
箭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式。更为重要的是，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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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两种文物的出土地点都是丝绸之路上曾经繁华一

时的重镇，通过梳理其器型源流，亦可通过本文独特
的视角，为早期欧亚文明交流史提供一个以微观撬动
宏观的“射箭全球史”注脚。

１　“筋角木反曲复合弓”的再释

筋角木反曲复合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ｂｏｗ，以下简称“角
弓”），指以木质作为内胎，以牛、羊类角质粘贴于其
上，辅以牛筋、生丝捆缚，下弦时呈反向弯曲状的物理
结构。就形制而言，角弓分为弓渊 （ｌｉｍｂ）、弓弣
（ｇｒｉｐ）、弓弰（ｓｉｙａｈ）、弓弭（ｓｉｙａｈ　ｅｎｄ）四部分。弓渊俗
称“弓臂”，乃连接弓弰与弓弣的弧形主体部分，以弹
性优良的木质胎体内粘角片，外铺牛筋，再整体包裹
防潮物质结合而成。弓弣俗称“握把”，乃持弓手握弓
部位，多以硬木为之。弓弰俗称“弓梢”，为插接在弓
渊上并附有弦口的木质梢头，多选用柘木或榉木。弓
弭为粘在弓弰两侧的装饰性贴片，以骨、角为之。制
弓用胶，多选用猪鳔或鱼鳔。此外，弓体四部分的连
接处常捆缚生丝加固，再刷上桐油或大漆以防潮［３］。
由于汉字记录系统的先进性，成书于先秦时期的手工
业典籍《考工记》详细记载了角弓的制作工艺，并对制
作角弓的基本原材料“六材”———“干”、“筋”、“角”、
“胶”、“丝”、“漆”进行了逐一介绍。《考工记》的相关
内容从古至今都是工匠制作弓箭的基本指导范本，但
若想进一步追溯角弓的源流，探讨角弓器型演变背后
的文化交流，则需要聚焦文物进行深入考释。
角弓的原材多为有机物，在长期的埋藏环境中极

易被分解。幸运的是，新疆地区广袤的沙漠宛如天然
的保护层，其无菌无氧的埋藏环境保存了大量的古代
角弓。为了使射箭史的研究走向客观实证，极有必要
以文物为研究对象。但是，文物绝非孤立的个体，而
是人类文明之间力与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若无法见
微知著地统揽整体，则不利于对广域文化的深刻洞
见。因此，令人信服的研究尚需进一步关注：是什么
人在使用这些角弓，这些角弓起源于何处，独特的设
计说明了怎样的训练学逻辑，器物的背后隐喻了怎样
的文化缘起等一系列问题。

２　弓弰翻卷的连弧蛇形角弓

２．１　以洋海角弓、且末角弓、胜金店角弓、谢肃方收藏
角弓为代表的类型学呈现

　　２００３年春，吐鲁番文物局会同新疆文物考古所，
对鄯善县吐峪沟乡的古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因其
地望位于火焰山南麓的洋海夏村，故取名为“洋海墓
地”。该遗址属“苏贝希文化”早期阶段，游牧的特征

较为明显，并发现有大量的古代角弓［４］。初步统计，可
见于ＩＭ２０、ＩＭ１８９、ＩＩＭ１４、ＩＩＩＭ１、ＩＩＩＭ１８、ＩＩＩＭ３９等
墓葬。其中，保存最为完好文物编号ＩＩＩＭ１８：６。该弓
长１１７．４ｃｍ，宽２．６ｃｍ，为复合材料制作的三连弧蛇
形。弓体内胎为绣线菊木，两边内贴牛角片，外缠牛
筋加固。弓弰呈三角形翻卷向外，挂弦处有弦耳，向
下可见凹形导弦槽。弓弦用牛筋合成，出土时呈完整
上弦状态（图１）［５］。吕恩国指出，洋海墓地出土角弓
为前８世纪左右，即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留
物［６］。洋海角弓的类型学特点，表现为蜿蜒的三连弧
蛇形，翻卷的弓弰。弓弰、弓渊、弓弣一体相连，尚未
分离。若以其作为参照系，则其并不是孤立存在于古
代西域的。１９９６年秋，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联合
巴音郭勒州文管所、且末县文管所对位于且末县托格
拉克勒克乡的扎滚鲁克一号墓地进行了抢救性挖掘。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张与洋海角弓器型
相同的角弓 Ｍ６４：１３。该弓为木、骨角质结构的连弧
形，用牛筋缠缚，涂胶。弓长 １０７ｃｍ，径与宽皆为

２．５ｃｍ，出土时呈脱弦状态（图２）。扎滚鲁克墓地与洋
海墓地有很强的文化相似性，其时代上限为春秋早
期，下限为战国中期［７］。

图１　洋海墓地

ＩＩＩＭ１８：６角弓

　
图２　扎滚鲁克一号墓地

Ｍ６４：１３角弓

同类器型器物也出现在了西汉时期的西域遗址。

２００７年秋，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所对吐鲁番市胜金乡
盛金店村南郊的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该墓
群２号墓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了两件角弓
（其中一件为残件）。保存完好的 Ｍ２：５长１１２．８ｃｍ，
粗、径２．２ｃｍ，为绣线菊木弓胎，贴牛角片，外附牛筋后
刷胶。弓弰呈翻卷倒勾状，可见导弦槽。从墓葬形制
与出土文物分析，盛金店墓地与以洋海墓地为代表的
古代吐鲁番地区苏贝希文化有着强烈的共性（图

３）［８］。同类型器物亦可见重要私人旧藏。前香港特区
政府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ｅｌｂｙ）珍藏有
几块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角弓残件，可与洋海角弓、且
末角弓、盛金店角弓做同一类型的比较研究（图４）［９］。
谢氏为世界知名射艺专家，曾出版专著《中华射艺史：
射书十四卷》（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ｅｒｙ）与《百步穿杨：亚洲传
统射艺》，并创立亚洲传统射艺研究网（ａｔａｒｎ．ｏｒｇ）。谢
氏藏品断代尚未明确，约为公元前１０００年至前４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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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这种弓也是筋角木复合结构，呈一体三连弧蛇型。

图３　盛金店墓地２
号墓 Ｍ２：５角

图４　谢肃方先生珍藏
的三连弧角弓

２．２　洋海等遗址出土角弓的考释
既然扎滚鲁克墓地、盛金店墓地都与更早的洋海

墓地有着文化的关联，那么厘清洋海墓地的渊源对推
进本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郭物认为：察吾乎墓地、
洋海墓地、小河墓地为斯基泰东方之源［１０］。在综合对
比洋海墓地、察吾乎墓地、额敏霍吉尔特墓地、焉不拉
克墓地出土文物之后，吕恩国指出，其属前斯基泰时
期典型器物，墓主人为高加索人种的一小群人辗转迁
居至此［１１］。巧合的是，笔者此前已在艾尔米塔省博物
馆藏品中，特别是黑海北部斯基泰遗址出土金器上找
到了同类型的弓箭元素（图５、图６）。谢肃方则指出，
不同于黑海斯基泰遗址出土的单体弓，洋海的遗物乃
斯基泰角弓的标准形制。可见，从黑海北部到天山东
部，欧亚草原畅通无碍的交通使得斯基泰角弓得以广
泛存在。

图５　刻画有斯基泰弓
箭手的金制贴片

图６　刻画有斯基泰
弓箭手的金制容器

显然，斯基泰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是这些弓箭的主人。
他们是公元前９世纪至前１世纪活跃于南俄草原的印
欧语系东伊朗语族游牧族群。西至黑海以北，东至伊
犁河下游均可见其踪迹，公元３世纪后半叶为哥特人
灭亡。但是，古代并不存在一个所谓“斯基泰族”或
“斯基泰国家”［１２］。所谓斯基泰，是被一个被希罗多德
称为“王族斯基泰”（Ｒｏｙａｌ　Ｓｃｙｔｈｓ）的权力核心部落用
其族群名称统合起来的，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松散共
同体［１３］。是一个中心相对清晰，外延相对模糊的政治
体概念。“斯基泰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最初是古希腊人对
生活于黑海以北的游牧族群的称谓。希腊语称

ｓｋｕｔｈｅｓ，词源可追溯至古伊朗语ｓｋｕｄａ，意思是“射手、
弓手”。早期斯基泰人给古希腊人和其他近东诸族的
印象就是“优秀的弓箭手”。但本研究关注的是：斯基
泰人为何会使用这样一种形制的角弓？其又是从哪

里传入斯基泰地域的？

已知最早的角弓产生于拉美西斯二世（前１２７９—
前１２１３在位）时期。因尼罗河流域缺乏足够长度且具
备一定弹性模量的动物角质，所以古埃及人只能选取
有限长度的羚羊角片嵌于弓渊。古埃及角弓上弦后
呈三角形，故俗称“埃及三角弓”。在大英博物馆的藏
品中，我们得以清晰目睹该弓形（图７）。前１０世纪，
两河流域崛起了亚述帝国。在拓张的道路上，亚述帝
国分别征服了整个西亚与埃及，最终问鼎了整个西部
亚洲的霸主。战争与迁徙，往往是引起文化传播的最
直接媒介，而传播最快的文化，则莫过于武备。在保
存下来的亚述浮雕上，我们找到了埃及三角弓的踪
迹。与埃及三角弓相同的是：上弦状态呈三角形，满
弓状态的完美圆弧。而区别于埃及三角弓的是：翻卷
的弓弰十分醒目，亦参看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亚述浮雕
（图８、图９）。翻卷的弓弰，是可以被称作“亚洲化”的
蝶变，斯变只有通过运动训练学得解：在弓体长度不
变的情况下，翻卷的弓弰可使满弓状态的拉距比使用
正常弓弰拓展１－２寸，从而增强了弓的蓄能。简单的
说，是增加了弓弦的长度。

图７　拉美西斯二世时
期古埃及角弓

图８　亚述角弓
（上弦状态）

图９　亚述角弓（满弓状态）

公元前８世纪末期，斯基泰人自“打耳班关隘
（Ｄｅｒｂｅｎｔ）”越过高加索，与亚述帝国发生遭遇。前７
世纪早期，斯基泰王伊斯卡帕入侵亚述，但折戟途中。
随后，斯基泰人与亚述人结盟，进攻辛梅里安人（Ｃｉｍ－
ｍｅｒｉａｎｓ）。前７世纪晚期，斯基泰人倒戈，与巴比伦
人、米底人共同推翻了亚述帝国。正如勒内·格鲁塞
所说，斯基泰人入侵威胁西亚近７０年，它们的骑兵奔
驰于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寻找掠夺物。标志着北方
草原上的游牧民对南方古文明地区的第一次入侵［１４］。

亚述帝国与斯基泰人的密切互动是不言而喻的。显
然，翻卷的弓弰这一“亚洲化”的特点是经由更早的亚
述文明传到斯基泰区域的。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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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泰人只接受了“翻卷的弓弰”这一设计理念，却没有
从整体上接受古埃及－亚述的三角形制式？
宫崎市定认为：亚述帝国以强大的战车部队进行

拓张，他们从东面的草原输入马匹，不断地充实自身
的军事实力［１５］。这里的东方，正是古代的斯基泰草
原。在古代世界中，斯基泰人被公认首先大规模使用
马匹作为乘骑，并发明了利于乘骑的裤子［１６］。内亚地
区的考古发掘中曾多次出土裤子，其中洋海墓地发现
的羊毛裤 Ｍ２１：１９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１０世
纪的遗物（图１０）［１７］。驯马－乘骑－裤子－角弓，这四
者的结合孕育了弓骑兵的肇始。不同于实物或石雕
反映出的古埃及－亚述三角弓的大气，斯基泰角弓的
长度均在１１０ｃｍ左右。基于乘骑运动的训练学逻辑，
短小凌厉的三连弧形设计隐喻了轻骑武备的施用理

念，使斯基泰人在马背上使用弓箭变得更加便捷。骑
射的训练由三个基本动作单元组成。其一：向前的
“分鬃射”。其二：向左右的“对镫射”。其三，以及向
后的“抹锹射”。此三个动作单元中，向左右的“对镫
射”要求射手必须训练出随时左右开弓的能力，向后
的“抹锹射”要求射手能够迅速完成持弓转身射击。
鉴于此，斯基泰人凌厉轻便的短弓尽显优势，即所谓
“轻弓易转马”。公元前４世纪末，斯基泰人的弓马骑
射通过“林胡”、“娄烦”等部族传入战国时代的中华，
赵武灵王开启了“胡服骑射”，弓骑兵开始进入中华文
明的军事系统中。
此外，原始印欧人种因生活环境的局限孕育了一

种独特的野兽崇拜，并基于此产生了以北山羊、鹿、鹰
及大型哺乳猛兽等动物图案为代表的动物纹艺术。
当这种艺术形式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便形成了著名的
斯基泰艺术。斯基泰人在马具、武器、生活用品上镶
嵌大量动物元素的金属附件。其中有一种动物显示
以四蹄向内蹲踞状，配以蜿蜒夸张的角，这就是西伯
利亚北山羊。这种艺术倾向可以从游牧的生活方式
得到解释：斯基泰人既无固定住地，又无地产。对于
定居文明常见于建筑上的雕塑、浅浮雕与绘画等艺术
都不甚了解。他们的奢侈只限于服饰的华丽与个人
的修饰，以及各种武备和马具等物品的装饰［１４］。蜿蜒
如蛇的三连弧设计，正是斯基泰艺术的表达形式。有
别于古埃及人只能选取有限长度的羚羊角片嵌于弓

渊，斯基泰人找到了足够长度且弹性模量优越的角
质。上文援引《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与《新疆
吐鲁番胜金店墓地２号墓发掘简报》均写明出土复合
弓贴有“牛角片”。笔者基于多年的弓箭制作田野调
查认为，羊角的可能性也应被考虑到。兹提出羊角
说，与考古学界同仁共同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首

先，可用来制弓的牛角只有亚热带湿润地区水牛角，
这对斯基泰人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其次，北亚游牧
民多以羊角制弓，其中弹性模量最为卓越的是西伯利
亚北山羊角。这种取材传统似乎一直延续到蒙古帝
国时期。南宋时期游历过蒙古的彭大雅曾敏锐地关
注到这一现象，并在其带有情报性的游记《黑鞑事略》
中特别指出：“（蒙古部）其军器又柳叶甲…有顽羊角
弓，角面连靶一共三尺。”彭氏所谓顽羊，即游牧民对
北山羊的俗称。再次，北山羊广泛分布于斯基泰人生
活的中央欧亚腹地，特殊的生境构成了斯基泰人北山
羊崇拜的渊源，故北山羊崇拜的因素不得不考虑到。
本文认为：三连弧蛇形的样态，正是就着整根北山羊
角的弯曲弧度制作而成，以尽可能地符合斯基泰艺术
的动物崇拜元素（图１１）。

图１０　洋海墓地

Ｍ２１：１９有裆裤子
图１１　西伯利亚
北山羊

综上所述：洋海角弓、且末角弓、胜金店角弓、谢
肃方旧藏角弓之源流，乃是斯基泰人基于骑马游牧的
传统、动物崇拜的心理、便利的北山羊角取材。在继
承了亚述三角弓“翻卷的弓弰”这一设计理念后，独创
的以“三连弧蛇形”为主要特色的角弓制式。

３　弓渊宽阔、弓弣微凹的插接型长弰角弓

３．１　以尼雅角弓、营盘角弓、于阗角弓为代表的类型
学呈现

　　和田民丰县城北１００公里处，散布着一片被风化
的古代废墟遗址。因其位于尼雅河下游的尾闾地带，
故称“尼雅遗址”。１９５９年秋，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南疆
考古队对尼雅遗址进行了为期９天的试探性发掘。在
对编号为５９ＭＮＭ００１的东汉墓葬清理过程中，考古
人员发现了一件保存完好的角弓（图１２）。该弓长

１２３ｃｍ，为木、骨角质复合结构，外缠兽筋。出土时附
箭箙一个，内存４根长８１ｃｍ的实用木箭［１８］。与斯基
泰角弓弓弰、弓渊、弓弣的一体结构不 同，尼 雅

５９ＭＮＭ００１出土角弓弓体各部分已经分离，在制作上
采取了分段插接的工艺。有别于斯基泰角弓纤细的
连弧蛇形，尼雅５９ＭＮＭ００１出土角弓弓弰细长，弓渊
宽阔，弓弣微凹，曲度之柔和更接近普通人对弓的印
象。１９９５年，中日联合考察队对尼雅遗址编号为

９５ＭＮ１的东汉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 Ｍ１、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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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４、Ｍ８的四座棺椁的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均发现
了保存完好的古代角弓。出土文物显示，尼雅遗址所
有角弓在器型上都趋于一致，具体表现为：其一，筋角
木的复合结构，弓渊宽阔，弓弣微凹，长弰；其二，弓体
各部分采取分段插接的工艺，内贴角片，外铺牛筋。
其三，弓长较一致，基本都趋于１３０ｃｍ。但在装饰与配
件风格上，Ｍ１、Ｍ３、Ｍ８却明显属同一特色。整个弓
身通体缠绕以红色为主辅以白、黄、赭色的绢条，配四
支非尖头的圆镞木箭（图１３－图１６）［１９］。Ｍ４则有所
不同，为一张素弓配五根实用的尖镞木箭（图１７）。

图１２　尼雅５９ＭＮＭ００１
角弓

图１３　尼雅９５ＭＮＩＭ１
角弓

图１４　尼雅９５ＭＮＩＭ３
角弓

图１５　尼雅９５ＭＮＩＭ３
角弓

图１６　尼雅９５ＭＮＩＭ８
角弓

图１７　尼雅９５ＭＮＩＭ４
角弓

同类型器物亦可见于其他西域遗址。１９９５年冬，
新疆文物考古所对塔里木河下游、孔雀河中游的营盘
遗址进行了继１９８９年之后的第二次的考古发掘。此
次发掘共清理墓葬１５２座，采集文物３８２件，对研究古
丝绸之路楼兰道的交通具有重要意义。在该遗址

Ｍ３０墓葬，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东汉时期的角弓

Ｍ３０：１。该弓通长１３０ｃｍ，宽０．８－６．４ｃｍ，厚１．２－
４．６ｃｍ，弦长１２６ｃｍ。弓的通体以牛筋、兽角、兽骨、粘
胶及有弹性的木条制成，弦以牛筋合成。弓渊部位宽
博呈椭圆形，弓弣微凹。出土时附尖镞木箭一根，以
细木削制而成，通长７２．３ｃｍ，径０．８ｃｍ（图１８）［２０］。此
外，谢肃方先生亦珍藏有一张和田地区出土的角弓残
件。据介绍，该残件出土于西域于阗国贵族墓地，年
代为东汉，为一把角弓的弓弣连通半边的弓渊与弓
弰。残件全长８７ｃｍ，最宽处为弓渊略靠近弓弣处，宽

８．３ｃｍ。最窄处为弓渊、弓弣的连接处，宽３．０ｃｍ，其次

是弓渊、弓弰的结合处，宽４．５ｃｍ。弓渊内侧的角片已
缺失，但外侧的筋层仍保存完好。弓弰及粘贴在弓弰
两侧的骨制弓弭皆保存完整，弓弰宽１．６ｃｍ，骨弭厚０．
３ｃｍ。弓体各部位连接处缠以牛筋加固，弓弣内侧Ｘ
光下可见装饰性角质贴片（图１９）［２１］。显而易见，谢肃
方所珍藏于阗角弓残件与尼雅角弓、营盘角弓在器型
学上属一类型器物。

图１８　营盘遗址

Ｍ３０：１角弓

　
图１９　谢肃方珍藏
于阗角弓残件

３．２　基于尼雅等遗址出土角弓的考释
鉴于该类型角弓主要出自东汉时期以于阗、尼雅为

中心的古丝绸之路南道。那么，则有必要将研究对象返
还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此前，希腊－罗马－波斯－中亚

－印度已经借由大流士一世与亚历山大大帝（前３３６－
３２３在位）的东征联系在一起。前１２６年，张骞则由东向
西凿空西域，汉帝国由此主动加入并联结了公元前２世
纪的世界体系。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中，以于阗、尼雅为
中心向北不远，南北丝绸之路交汇于喀什噶尔，经喀什
噶尔可西达康居。向西，则可经由瓦罕走廊进入犍陀罗
与印度。向东，经楼兰可达汉帝国前哨敦煌。向南，则
可进入青藏高原的象雄王国。东汉正值丝绸之路最为
繁荣之时，而于阗、尼雅正位于这一东西交通要道的十
字路口。不同于斯基泰角弓有清晰的使用族群。尼雅、
营盘、于阗均处于商路要道，本地居民为操吐火罗语的
诸绿洲国家游牧民，同时有大量东西方外来商旅经过，
所以该类型角弓显然不属于某一类族群，它因丝路的贯
通、物资的流动、文化的融合而在西域诸部族中得以通
用，代表了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共同物质文化。
有别于斯基泰角弓木胎两边都贴角片，外缠牛筋

加固的原始工艺。尼雅类型角弓形成了“角层贴于
内、木胎居于中、筋层铺于外”的最优结合样态，将三
种材料的弹性模量充分发挥到了极致。宽阔的弓渊，
便于筋层铺的更加舒展厚实，强弓的制作变得容易。
插接型的长弰，则是基于力学原理的创造性发明。基
于训练学所体认的开弓的杠杆力学效应：角弓的储能
部分主要是筋、角、木紧密结合的弓渊。插接的工艺
使弓渊、弓弰的结合处犹如一个支点，长弰的设计使
挂弦口远离此支点。如此一来，弓弰如同撬动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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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起到了改变力矩的作用。在开弓时，杠杆的原
理使射手获得了一个省力比，因拉力曲线变得平稳，
最终促使引弓控弦时的拉感更加柔和。
关于该类型角弓之源流，林梅村认为，它与图拉

真纪念柱上帕提亚战士使用的复合弓如出一辙。该
类角弓在两河流域贝格霍兹古墓（Ｂａｇｈｕｚ）亦有出土，
时代约为公元２世纪末，是帕提亚人（Ｐａｒｔｈｉａｎ）的武
备［２２］。笔者在大英博物馆藏品中发现一件标注与贝
格霍兹出土角弓相似的骨质弓弭。（图２０）该文物出
土于伊拉克，断代在公元１世纪至３世纪之间。从弓
弭的器型可以看出，属长弰插接类弓形无疑。西方学
界称这种在两河流域出土的角弓为“伊尔兹弓”（Ｙｒｚｉ
ｂｏｗ），是典型的帕提亚文化器物。经查文献，贝格霍
兹古墓出土“伊尔兹弓”长１４７ｃｍ，弓身缠有一层牛筋，
弓渊呈弧形，有学者认为这也属于一种斯基泰器型
（Ｓｃｙｔｈｉａｎ　ｔｙｐｅ）［２３］。帕提亚帝国汉文献称“安息”，是
公元前２４７年至公元２２４年统治波斯的强大帝国。帕
提亚帝国创立者阿尔沙克一世（约前２４７—前２１１）时
期的银币显示，波斯已出现了与斯基泰如出一辙的角
弓（图２１）。到了弗拉特斯二世（前１３２年─前１２６年
在位）时期，帕提亚帝国银币上的角弓器型与阿尔沙
克一世银币上的角弓已有显著不同，弓弰变长，弓弣
略微内凹，与尼雅、营盘、于阗出土角弓相似 （图

２２）［２４］。此外，意大利都灵夫人宫古艺术博物馆中保
存着一件帕提亚时期的骑射残碑，从满弓时弓弰出现
上扬的走势看，应属与尼雅等地同一类型的长弰类角
弓的满弓样态（图２３）。鉴于该类型的角弓图像尚未
在早于帕提亚帝国的文化圈中发现，也没有更早的考
古证据，本文认为此类弓形起源于帕提亚帝国，其产
生年代可能在公元前２世纪，为帕提亚人对斯基泰角
弓的改良成果。此后，帕提亚角弓随着丝绸之路逐渐
向东传播：１－２世纪，传到了汉帝国治下西域诸国。３
世纪末传入中原，嘉峪关地区曾出土了一件断为两截
的西晋冥器木弓，属同一类型，但已呈现出中原化的
趋势，龙凤的纹样被刻画在弓渊外侧（图２４）［２５］。４世
纪末，同类型器物出现在了东北亚地区高句丽壁画
（图２５）［２６］。大英博物馆藏品显示，５世纪中叶，入侵
贵霜的嚈哒人又将这种弓型带入南亚（图２６）。可见，
经由丝绸之路，这种类型的长弰角弓在１世纪后就长
期存在于亚洲诸国，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弓型。

图２０　两河流域出土帕提亚角弓残件

图２１　阿尔沙克
一世时期银币

　
图２２　弗拉特斯
二世时期银币图

图２３　帕提亚时期
骑射残碑

图２４　嘉峪关出土
西晋冥器木弓

图２５　集安高句丽舞
踊墓壁画

图２６　嚈哒银碗
浮雕

此外，尼雅９５ＭＮＩＭ１、９５ＭＮＩＭ３、９５ＭＮＩＭ８随
葬弓矢之间强烈的共性引起了笔者的关注。首先，它
们都通体缠绕以红色为主辅以白、黄、赭色的绢条。
其次，它们都配以四支圆镞木箭。张弛认为，尼雅

９５ＭＮＩ号墓地“一弓四矢”随葬非随意而为，而是东汉
时期高级贵族的丧葬礼制［２７］。其实，这种陪葬现象与
西周射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圆镞显然非实用箭
镞，而更像是某种特殊的射箭活动所用。在所有的射
箭活动中，只有先秦时代的射礼是四矢的配置。《礼
射·乡射礼》有“三耦皆执弓，搢三而挟一”。简单的
说，礼射时两人为一藕，每次射四支箭，一矢搭于弓，
三矢插于腰带。通体被缠以红色为主辅以白、黄、赭
色绢条的尼雅角弓所象征的正是先秦“彤弓”的形象。
彤弓，是被漆成红色的诸侯用弓，是周天子赏赐诸侯
的礼器。《荀子·大略》有：“天子雕弓，诸侯彤弓，大
夫黑弓，礼也。”众所周知，周时代以分封形式明确了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天下观，使起源于晚商的射礼进
一步仪式化，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周天子养诸侯之
法”，以规范天子对诸侯君长的文化秩序［２８］。秦汉时
代皇帝制度的确立，使周时代仅代表“德化”的天子转
变为兼具“德化”、“专制”二元复合身份的皇帝。其对
内以皇权形式加强对所属郡县的行政统治。对外则
产生了“羁縻”、“册封”、“和亲”等形式获取域外区域，
即西域诸国、百越、西南夷、朝鲜半岛及倭（ヤマト）对
“中华”的归附［２９］。大量西域贵族墓葬中合乎中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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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弓矢陪葬情况，隐喻了中华文明的远播，以及西
域绿洲诸国对中华文明的与向慕与归化。
综上所述，尼雅角弓、营盘角弓、于阗角弓的源

流，应属公元前２世纪的帕提亚帝国。随着丝绸之路
的贯通，欧亚各文明之间既交通货物，亦传播技术与
思想。交流频度与交流速度的激增，使起源于帕提亚
帝国的角弓为整个欧亚大陆的族群所复刻。这其中，
中华文明赋予了其最重要的文化内涵，使这一原本用
于战争武器有了超越的文化意义。

４　结论

骑马游牧的生业形态、野兽崇拜的心理特质、北
山羊角的便利取材，加之“翻卷的弓弰”为代表的亚述
元素的注入，促使斯基泰人独运匠心，发明出了弓弰
翻卷的连弧蛇形角弓。弓渊宽阔，弓弣微凹的插接型
长弰角弓虽起源于公元前２世纪的帕提亚帝国，但它
明显不属于某一特定族群。丝绸之路的贯通使这一
优秀武备逐渐传至广域，最终成为整个欧亚大陆共同
的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当帕提亚的角弓缔结了汉
的文明，随即升华出超越物态的“礼”的象征意义，传
达着中华文化的宏阔高远。无论哪一种角弓背后均
呈现了基于整个欧亚大陆的文化连锁反应。究其缘
由，乃是当我们将“射箭史”细致考量的时候，其背后
充满了多元性。任何穷根究底的析探都不可能从单
线加以掌握或叙述。唯有充分剥离出多元领域中的
彼此重叠的“射箭史”，才能真正形塑射箭史自身的发
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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